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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联通”视角下福建 21 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的路径选择
殷 琦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在互联互通成为“一带一路”建设重点的背景
下，福建要积极建设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不仅需要
积极推动基础设施与经贸合作等方面的“硬联通”，更要重
视文化信息传播为主要内容的“软联通”。福建悠久的对外
交往历史、数量庞大的海外华人华侨、深厚的人文认同基础
等优势都有助于“软联通”的达成与实现，而秉持“构建命
运共同体”的理念、构建分层推进的区域传播格局以及将官
方引导与民间参与相结合应成为推进软联通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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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核心区，福建在国家“一
带一路”建设不断深入推进的过程中迎来重大发展机遇。
为配合“一带一路”这一宏伟的战略构想，福建省于2015 年
11 月17 日发布《福建省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方
案》，对福建省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的总体思
路以及设施、产业、经贸、人文、合作机制、政策措施等方面
都进行了规划。但从福建的现实发展情况来看，相较于基础
设施建设与经贸合作等“硬联通”工作正按部就班地顺利推
进，以文化和信息传播为主要内容的“软联通”发展较慢且
所受重视不足，迄今仍停留在教育文化界的交流互访层面，
并未形成明确发展路径与系统规划。
事实上，“软联通”的建设议题在国家层面也受到普遍
重视，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政策沟通”与“民心相通”与“设施联
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被并论为“五通”，政策、文化和信
息的传播交流同样得到强调，这其实就是“软联通”的重要
思想体现。由此，“软联通”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思想、
感情和社会基础，对互联互通其它方面具有极强溢出效应，
它与“硬联通”同等重要，两者相得益彰，互相促进。对于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而言，“软联通”也迫切需要进一步
规划与落实。
因此，本文以福建建设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为
背景，在切实把握福建实际情况与地方资源优势的基础上，
有针对性地提出福建提升“软联通”的具体实施策略，以推
动福建“海丝”核心区建设与互联互通的实现。
一、福建省推进“软联通”的地理优势与战略资源
对于福建而言，“软联通”有着天然有利的地理位置与
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应该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推动“软
联通”的发展。
首先，福建的地理位置极为特殊，“滨海”、“多山”是对
其形象且贴切的描述。地处我国东南沿海的福建有着我国
最长的海岸线，其中大陆海岸线总长3752 千米、海岛海岸线
总长807 千米，它既倚临台湾海峡与台湾岛隔海相望，也地
处太平洋西岸航线的要道；另一方面，福建境内的主要山脉
有武夷山脉、杉岭山脉、鹫峰山脉、太姥山脉等，全省80%
以上的土地面积为山地、丘陵地形，其比例在我国沿海省份
与东南部省区中都位居前列[1]。基于这样的一种地理面貌，
福建虽因大部分地区为山地、丘陵而土地贫瘠，但它却有着
天然的海域优势，生活于此的福建人民形成了面向海洋，依
海而生的传统，也造就了福建对外经贸与文化交流的悠久历
史。
从历史上来看，早在先秦时期，闽越族“处溪谷之间”或
“滨于东海之陂”[2]，他们“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
去则难从”[3]，成为当时著名的海洋民族。唐宋之后，福建一
直是中国海洋贸易与文化交流最为频繁与发达的地区之一，
如泉州早在唐代就是著名的对外贸易港口，宋元时期更是被
称为“东方第一大港”。到了明清时期，海上活动发展成为福
建的经济支柱和发展主导，由于“福建僻在海隅，人满财乏，
维恃贩洋”，因而其时“出洋贸易者，惟闽、广、江、浙、山东
等五省之人，而其中闽省最多”，以海为生的思想深深地渗入
了广大民众的观念当中，甚至出现了漳、泉“两府人民原有三
等，上等者以贩洋为事业，下等者以出海采捕、驾船挑脚为生
计，惟中等者力农度日”的说法[4]。
在海上活动不断拓展的过程中，福建陆续与海上丝绸之
路沿线的朝鲜、日本、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
度尼西亚、印度、阿拉伯、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东亚、东
南亚、中东以及欧美国家形成了悠久且稳固的经贸关系与民
间情谊，并一直持续到现在。近年来，福建与海上丝绸之路
沿线主要国家、地区经贸往来发展更为迅速，如作为海上丝
绸之路重要节点的东盟地区，与福建有着悠久的贸易交往历
史。随着福建省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步伐的加
快，福建与东盟国家的贸易规模也持续扩大，根据福建省商
务厅的数据，在2013 年东盟便超越美国与欧盟成为福建最
大贸易伙伴。而经贸合作的不断扩大也有利于文化和信息传
播交流的展开。
其次，伴随着福建海上交通和海洋贸易的展开，福建移
民不断涌入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并逐渐成为这些国家社
会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福建也由此成为著名侨乡。
福建人移民海外兴起于宋元时期，其时福建移民不仅到
达印尼等东南亚地区，还东至日本，北达朝鲜，但东南亚地
区一直是福建华人华侨移居海外的主要聚居地。直至改革开
放后，福建人移民海外的目的国家日趋多样化，范围也不断
扩大，20 世纪70、80 年代福建移民目的地主要为日本与美
国，而在90 年代后又逐渐转向欧洲。在移民数量方面，相关
数据资料显示，19 世纪下半叶时，大概有25 万至50 万福建
人移民海外，而在20 世纪上半叶，仅福建晋江地区就达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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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5 万人移民海外。到1955 年，福建华人华侨数量达到约37
万人。改革开放后，福建又再一次涌现移民热潮，1990 年移
民人数达到3 万余人，1996 年达到53 万余人，2005 年达到
150 万人，而到2009 年时达到了200 万人。根据最新公布
的数据，福建籍华人华侨现约1580 万人，遍布世界188 个国
家和地区。[5] 尽管福建省的人口数量不足全中国人口数量的
3%，但福建省的对外移民人数却占到中国大陆海外移民人
数的29%。而且，福建移民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中也扮演着
重要角色，特别是在福建移民较为集中的东南亚地区，如菲
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福建移民不仅经营着
传统商业、对外贸易以及与之有关的造船、航运、汽车等运输
部门和银行、信汇局等金融部门，而且还逐步渗透进橡胶、
榨油、罐头、肥皂等轻工业部门以及橡胶和椰子种植园等农
业部门，甚至进入了重工业、电子工业等前沿工业部门，有的
企业已发展成为当地知名财团[6]。而福建移民素来重视血缘
亲情与具有极强的宗土情结，这使得他们虽然已实现国族身
份转换，但依旧与中国国内亲友与社会保持紧密且频繁的联
系，而且随着福建移民凭借经济地位与政治地位的上升日益
融入主流社会，他们对所在国的舆论引导力也在不断加强，
这无疑有助于推动福建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社会与
文化交融。
再者，交通联结、经贸合作与人口迁移也带动了文化交
流与交融。作为“活海丝”的重要起点和支点，福建与其它国
家人文交流历史可谓源远流长，特别是在福建加入“海上丝
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的三所城市——泉州、福州、漳
州中都存留着大量中外文化交往、交流与交融的历史遗迹。
如泉州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唯一认定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
早于宋元时期，印度教、基督教、摩尼教与伊斯兰教等一些
外来宗教及文化便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泉州。这里出土
的印度教石刻和基督教墓石，发现的锡兰王裔墓、灵山圣墓
与穆斯林墓碑石以及艾苏哈卜清真寺、开元寺等历史遗迹都
是多元宗教、民族、文化在这里相生相融共同发展的有力证
据。
在外国宗教与文化陆续传入福建的同时，福建也将中国
的儒教、道教等宗教信仰、民俗文化乃至语言传播出境，如
妈祖信仰、郑和文化以及闽南语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妈祖
信仰于宋代海外交通兴盛时在福建源起，此后随着福建对
外贸易与移民的扩展，逐渐传播到全国各地，而后又散布到
东南亚和世界很多地方，在中国沿海港口、日本、朝鲜、新加
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菲律宾等国家都可
见到妈祖庙宇或祀奉场所。郑和文化则是另一典型案例，它
在东南亚及南亚伊斯兰信仰国家有着广泛认可和深远影响。
目前在东南亚国家，较为著名的郑和寺庙有十余座，相关传
说有几十个，与郑和有关的地名更是数不胜数。[7] 与此同时，
闽南语也随福建移民的迁入不断地融入移民地语言中，如泰
语、马来语、印尼语都明显受到了闽南语的影响，其中结合了
不少闽南语的词汇，而闽南语中同样可见不少其它语言的痕
迹，体现出语言文化间的交流互动与融合。这些“引进来”和
“走出去”的活动都可被视为我国与“海丝”沿线国家文化
交往融合的历史典范。
因此，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源地以及我国对外开
放的前沿地区，福建优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人脉资源以及
悠久的对外文化交往交流历史都为福建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
国家之间的沟通、理解与互信奠定了良好基础，也为福建与
海上丝绸之路国家与地区之间软联通的实现提供了有利条
件。
二、福建推进“软联通”建设的路径选择
在新形势下，如何利用福建悠久的对外交往历史、数量
庞大的海外华人华侨、深厚的人文认同基础等优势来推动
“软联通”的达成与实现，成为福建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
设的重要任务。在“软联通”的推进过程中，文化交流与信息
传播的价值理念、路径方法以及参与主体等都有待转变与重
构。
（一）秉持“构建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最早形成于2011 年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在该白皮书中，
“命运共同体”被认为是“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
新内涵”的一种新视角。此后不久，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
“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2013 年3 月，习近平主席在
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
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
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
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8]，首次向世界宣扬了
“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此后，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巴黎气候大会、第二届世界互联网
大会等国际国内重要场合百余次谈到命运共同体，将命运
共同体的理念推展至文化、环境、互联网治理等诸多领域。
2017 年3 月，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4 次会议通过关于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粮食权”的两个决议中，首次采
纳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说法，表明这一理念已具备
世界范围内的认同基础。
具体到“共同体”，原为社会学中的一个概念，它源于古
希腊语Koinonia，原本指代在城邦（polis）中建立的市民共同
体。在著名的《政治学》论著中，亚里士多德曾将“城邦”描
述为由于人们的“共同利益”与“共同生活”集合产生的群体
内部平等个体之间的自由场所，人们在城邦内可以通过群体
的共同活动来追求其共同利益。[9] 发展迄今，“共同体”这一
概念发展远超出具体场所的范畴，不断延展至组织、社区、
区域、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但凡有着共同的目标、认同与
归属感并且利益相联的群体和组织都可被看作共同体。从这
一意涵出发，我国提出的“命运共同体”概念力图跨越政治
制度、意识形态以及文化传统的差异，寻求其间存在的共同
利益，并基于这种共同利益实现合作。这一概念与中国一贯
倡导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一脉相承，旨在同世界具
有不同传统和观念的国家实现互联互通，达成合作与共同发
展。
基于这种认识，“构建命运共同体”也理应成为福建
打造“软联通”时的基本理念，正如此前有学者从传播学
角度提出，基于共同体验产生的具有广泛认同性的“通感”
（senseofcommonality）能在相当程度上提升传播效果，因
为在共同体验的过程中，语言、习惯、风俗乃至不同民族、国
籍及身份认同间的差异得以消减。而这种共同体验来自于文
化认同塑造的吸引力，而非源自政治层面的强制遵从。[10] 由
此，“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有助于改变以往对外传播时仅关
注中国文化和中国价值观的单向输出的传统做法，超越由民
族国家、地域之间已经筑起的藩篱，将具有不同文明特点、
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串联起来，形
成对彼此价值观、发展观的认同，建立起平等、开放的信息
与文化的交流和交融模式，最终促成共同发展。
（二）构建分层推进的区域传播格局
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历史、制度、文化存在差异，
使得福建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与地区间的信息传播与
人文交流也呈现出复杂性与多层次性，于是，强调应对不同
区域特点、重视传播的多层次性的“区域传播”概念显示出
其在促成“软联通”实现时的独特作用。
区域传播关注国家与地区之间的区域文化信息交流，它
的兴起得益于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区域主义”的复兴与崛
起。“区域主义”强调通过相近或相邻国家的政府间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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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区域内政策、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互动[11] 近年来，因经济
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贸易竞争的加剧和生产组织结构的
重组所推动的，区域主义的研究议题也过渡到更为强调多方
面、多层次与开放性的国家和地区之间联合发展的“新区域
主义”。随后，一批学者将区域主义引入传播领域形成区域
传播研究，其研究议题不仅涵盖了国内层面的地方、民族及
区域传播，还涉及国际层面的跨国传播与跨区域传播的问题
与模式等[12]。于是，区域传播强调区域的多层次性与多方面
性，依此对区域传播战略和区域传播模式作出适应性选择。
从区域传播的视角出发，结合福建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
国家和地区的地理位置、地缘政治、经贸合作与文化交流等
地域远近和合作深度等因素，可将这些国家和地区划分为不
同层级，进行轻重有序的传播。相较于其它区域，东盟地区
与福建之间的交流合作历史悠久、经贸关系密切、文化认同
度高，因此可将东盟国家视为“重点传播区域”，由此拓展与
东南亚、南亚、西亚、中亚、东北非等地区的信息传播和人文
交流，并辐射到欧洲、北美、东亚、澳新等“外围传播区域”；
而福建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移民迁移与人文交流又主要
集中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菲律宾、缅甸和泰国这六个
国家，所以可进一步将这六国作为东盟国家的“核心传播国
家”。在进行具体的信息文化传播与交流时，应以核心传播国
家和重点传播区域为切入点，总结既有传播交流经验，探索
与创新传播交流方式，提炼形成示范模式，逐步向外围传播
区域推广，由此形成从东盟核心六国到东盟其它国家、再至
亚洲与非洲其它地区，并最终面向世界的具有针对性的分层
推进的传播格局。
（三）官方引导与民间参与相结合
推进“软联通”的实现，还需要官方与民间的相互支持
与配合。一方面，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得益于党和政府的大力
推动。建设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在顺应时代潮流及全球
政治经济格局变化的背景下由政治家领导或者说是由政府
主导的一项重大国家发展战略，党和政府作为组织者和推动
者为这一战略实施制定蓝图。事实上，在《福建省21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方案》中提出的将福建建设成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人文交流的重要纽带”，并将其表述为
“以海外华侨华人和台港澳同胞为桥梁，以妈祖文化、闽南
文化、客家文化等共同文化为基础，以民间交流为主体、政府
间交流为支撑，加强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化
交流和人员往来”[13] 的相关论述即体现着福建官方对于如
何推进“软联通”的理解与规划，而其具体落实还需党和政
府进一步出台相关政策与配套措施予以保障。例如，在关系
发展方面，福建省地方政府可积极发展与其它国家省州市的
友好关系，将此作为彼此加深了解、交流合作的重要官方途
径；在资金资助方面，可以通过设立专项基金的方式为福建
省的信息传播与文化交流项目提供资金扶持，鼓励福建媒体
与文化企业走出国门；在制度保障方面，可以提供制度化的
交流合作平台如开展论坛、协商会议、高等教育合作、联合
研究等活动，由此为“软联通”的实现提供稳固有力的官方
支撑条件。
另一方面，“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
“软联通”的最终落实仍体现于“民心相通”，因此还应积极
鼓励民间参与，加强民间的友好往来。长期以来，在我国乃
至东南亚地区“强政府、弱社会”的格局下，民间交往作用的
发挥受到诸多限制。但在当下“国际社会”和“全球社会”的
双重结构已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时代特征[14]，早前以国家间
互动为主的“国际政治”也逐渐转型为国家、非国家行为体
乃至个人等各种主体都参与其中的日益多元的政治结构[15]，
以及全球公民社会浪潮席卷之下民间社会不断崛起的背景
下，相对于官方交往易受政治因素与行政因素影响往往具有
阶段性与反复性，民间的互动、合作与交流因其强烈的参与
感、真实感以及长期稳定性，日益成为不同国家与地区间交
往的重要渠道。
首先，鼓励与利用工作、经商、求学、旅游等多种途径的
民间访问与交流形式，尤其要充分发挥福建籍海外华人华侨
既具有与福建深厚的血缘、地缘、人缘关联，又熟知居住国
当地社会与文化相关情况的特点，将他们作为有效联通的桥
梁，使得中外民众进入共同的学习、生产、生活的社会关系
网中，以稳定交往机会、积累相互信任感。其次，在信息技术
革命背景下，互联网与移动通讯设备因其开放性、交互性与
多元化的特点成为各国民众的重要联络工具，因此，可利用
各种新兴媒体与通讯技术将不同国家民众紧密联系起来，推
动民间互动交往向更深层次发展。再者，突破民间与政府各
自分立的交流状态，促成民间组织与政府形成积极的“合作
伙伴关系”，推进多种形式及多边对话、互动与交流，以此形
成无时无刻无处不在的交流，通过“软联通”的实现为互联
互通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
论文系福建省软科学项目“福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核心区的区域传播战略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号
2016R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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